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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商美泰和我们 其实都心知肚明 芭比可以代表 切女权观点 但不可

《芭比》，以及永远对《芭比》不满意的你

明明已取得卓越票房，掀起了全球级别的讨论，超额完成了合家欢任务，却因为讲的是女性议题，而遭到最挑剔的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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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商美泰和我们，其实都心知肚明，芭比可以代表一切女权观点，但不可

以不漂漂亮亮。

要讨论电影《芭比》于各个层面引发的性别争议，我们有很多视角可以切入，因为不同社群都对《芭比》

不满意。

有拥护父权倾向的男性群体显然对《芭比》不满意，我们已经在轰轰烈烈的网络“破防”大潮看见了，他们

认为女拳都要上天了；但对女权有比较深入了解和基础知识的女权主义者也不满意，《芭比》浅显温和，

内容基础，老调重弹，给不了深刻的新鲜的启发；激进女权社群对《芭比》更不满意，因为角色们“服美

役”，鼓吹外在形象美，还特别爱男人，基本观点都还是以前自由主义女权那一套。

资深影评人们不满意，因为《芭比》是简单的商业流水线公式喜剧，没有高深的可解读的手法和底蕴，却

被普罗大众捧上天；酷儿群体有些人不满意，因为当中的酷儿形象虽然有，但刻板、脸谱又边缘化；关注

种族议题的人士不满意，因为《芭比》很明显有白人女权的倾向，它基本只看见、阐释了白人女性运动者

理解中的女权主义。

总之就是，这部在全球掀起极大讨论、创造票房奇迹的电影，所有人都不满意，但凡你读过点书，你都不

能对这部电影满意。

电影避开了芭比产品的最大争议：电影十分强调芭比玩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

创造各个职业女性形象，但却对于芭比玩具本质上是一个聚焦女性穿着的换

装游戏避而不谈。

你们都对《芭比》不满意 


平心而论，上述大部分批评，除了一些不知道为什么很愤怒的男性之外，大部分都很有道理。 


在正式上映之前，《芭比》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把整个故事隐藏起来，选用了一些看上去色彩缤纷、言行夸

张到有点恶搞、带着无厘头气息的素材片段，让大众无法知道它的主题，推测它大概是一部无厘头低幼烂

喜剧。揭开面纱之后，第一批观影者们有一个恍然大悟的过程：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备受性别争议、已经几

乎被现代流行的性别文化所淘汰的形象芭比，竟然聊的是个女权议题，大家在对它没有期望的时候，竟然

有了惊喜。后来讨论多了，带着女权议题期待的观众慕名而来，于是大家又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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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女性来说已经熟到如置身鲍鱼之肆的经历，在芭比身上以一种新鲜体

验的方式展现，颇有一个未接受过社会归训的自然人初次成为男性凝视客体

的味道。

（剧透开始）《芭比》讲述的是生活在芭比世界的经典款芭比，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足跟著地、出现橙皮

纹，甚至想到死亡。于是她离开这个女性为第一性的玩具世界，前往人类世界寻找自己的玩具主人，看看

是主人的哪些负面影响导致了自己这些变化。在芭比世界，女性之所以为第一性，掌握着世界的权力，电

影这样解释：由于芭比这个玩具本身创造是为了让女性能够想像自己从事各种职业，芭比本身就出了不同

职业的款式，芭比可以是工人，物理学家，诺贝尔文学家得主，大法官，总统。而Ken被创造出来，则是

为了成为芭比的男朋友。

经典芭比与Ken同行，前往那个人类世界，二人经历了不同的遭遇：芭比感受到真实世界女性身位客体第

二性的现实，最后差点被重新装回盒子成为玩偶；而Ken则深入学习了父权制大杀器，满载而归。和主人

母女一齐逃回芭比世界的经典芭比，却看见了一个已被父权制病毒全面感染的社会。从前在运动场驰骋的



女性成了男性的拉拉队，总统给男人端起了啤酒，她们觉得这样好快乐。

后来母女用女性生存状态嘴炮给芭比们一个个反洗脑，芭比们再利用男性展示男子气概、矮化女性的趋向

拉出空档重新夺权，最后还温柔鼓励了失忆的Ken，鼓励他寻找自己，在芭比世界里实现了大团圆结局。

而经典芭比则选择走一条困难的路，变成真人，到真人世界去体验更复杂的女性生命。

与其说这部电影是多深刻、尖锐的性别政治揭露和讽刺，不如说它更是一则浅显直白的寓言。它用最简单

的镜头语言，表达基础直白的性别观点，有时候还打一些比方，有时候干脆直给。如果对基本的一些女权

观点有所了解，不难在电影中读到各种各样的观点：一开始在芭比世界中，男女以镜像身位置换的状态出

现，芭比拥有所有主体性，而Ken的存在意义，据他自己说，只有在芭比看着他时才有价值。这让人联想

到现实世界的女性，很多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内心总有一个评价体系是自己受不受男性欢迎，是否在哪

一个层面被男性选中。

而当经典芭比开始出现现实女性拥有的疲惫、衰老迹象时，我们开始嗅到一丝社会想像中“女人”的性客体

模样被真实女性样态打破的气息。整部电影我最喜欢的三个片段，都发生在前半段芭比于现实世界的经

历：第一段是在抵达人类世界的第一秒，芭比就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男性凝视，他们上下打量，吹口

哨，这种从未有过的审视，让芭比从不解很快变为不安。这种对女性来说已经熟到如置身鲍鱼之肆的经

历，在芭比身上以一种新鲜体验的方式展现，颇有一个未接受过社会归训的自然人初次成为男性凝视客体

的味道。这也是《芭比》给我们展现的一个想像场景：假如有一个不在人类社会成长的女性初次踏足这片

新鲜土地，她第一秒感受到的，是男性凝视。

另外两个片段则互为镜像。芭比和Ken分别深入感受人类世界，芭比坐在公园长椅吸收天地灵气，她看著

身边周遭的所有女性，老的小的，坐着的走著的，快乐的悲伤的，她在那一刻看见了她们，共情和爱上了

女性，转头流泪由衷地对一名老太太说“你很美”。这是一种独立于男性评价体系——美通常其实是在说性

魅力——的审美，是一个从未被社会戴上男性凝视的审视眼镜的人，在讨论女性作为人的生命之美。

与此同时，Ken在观察这个社会的运作，电影用一段人类社会“男性重要场面”高速切换的男性蒙太奇，让

观众和Ken一起注入了铺天盖地的男子气概力量，使Ken打通任督二脉，学到了人类世界最美好的知识——

父权制。当然这段的重点，是用简单明确的镜头语言，让观众一秒体验到父权制在这个社会无孔不入的掌

控，简洁有力。

芭比甚至在性别意识出现进步前就被抛弃。芭比早在小女孩开始懵懂地厌弃

自己女性身份，跟随社会一起贬低女性气质的阶段，就已经被嫌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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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也不满意 


芭比系列是玩具巨鳄美泰公司最重要的产品，却也是极具争议的产品。和迪士尼（传统童话）公主形象类

似，这些诞生于至少数十年前的儿童玩具，形象早已跟不上当代性别意识的发展，也常常不是年轻父母给

自己孩子选择的玩伴。只会教会女孩要美美的，以找到相爱异性伴侣为人生目标的“幸福结局”，制造外貌

焦虑⋯⋯

面对相似的批评，为了不被市场抛弃，迪士尼尝试通过各种手段重新定义公主品牌：一方面相对贴近时代

需求的形象，例如冰雪奇缘的艾莎；一方面通过各种版本的再书写，尝试对已有的形象重新定义，如不断

翻拍的真人版，如出现在《无敌破坏王2》中身穿现代便装、集体吐槽自己公主设定的公主们。种种尝试，

有多奏效，多大程度处理了被批评的性别问题，见仁见智。

而芭比的形象更棘手，芭比甚至在性别意识出现进步前就被抛弃。芭比被嫌弃的时候更早，早在小孩觉得

自己快要长大的时候，觉得粉色、蓬蓬裙等元素是“幼稚”“恶心”的时候，在小女孩开始懵懂地厌弃自己女

性身份，跟随社会一起贬低女性气质，会把自己“像男孩子”“喜欢一些男孩子爱好”“跟男生玩得更好”挂在

嘴边当作优点的阶段 就已经被嫌弃了 事实上 到现在还能看见网络上成年女性观众基于《芭比》画面



嘴边当作优点的阶段，就已经被嫌弃了。事实上，到现在还能看见网络上成年女性观众基于《芭比》画面

上的女性气质而嫌弃芭比，因为觉得“很娘炮”，不适合自己。

当然，芭比那些身材焦虑和性别定型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国外有不止一项研究证明了玩芭比玩具的女童

更容易对自己的身材感到不满。面对可能会被时代淘汰的僵局，美泰急需将芭比重新定义。从这个意义上

说，《芭比》是一则电影长度的玩具形象广告。于是我们在大荧幕上看到了这样翻天覆地的故事：最俱备

刻板形象的芭比在讲高强度的女性议题故事，我们甚至看到美泰在剧情中给创作者作出了最大的让步。美

泰公司高层全是男性被调侃，为了卖产品唯利是图的形象也跃然纸上，曾经停产的芭比一一出现。

但事实上，电影是避开了芭比产品的最大争议的：电影十分强调芭比玩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创造各个职业

女性形象，但却对于芭比玩具本质上是一个聚焦女性穿着的换装游戏避而不谈，甚至电影内也绝不提及芭

比除了作为儿童玩具以外，在高端时尚界的角色——电影之外的宣传倒是很注重这点，主演衣服一套接一

套。电影调侃了那么多个停产芭比，却对60年代引发争议的“保姆芭比”避而不谈，那个芭比配著一本名为

《如何减肥》的小书，书中的内容只有两个词：don' t eat，后来还跟了一个一个读数停在110磅的粉色体

重秤。

电影唯独对于产品争议最大的容貌和身材焦虑轻轻放下：芭比总归还是要美

的，每一个芭比都还是要精心打扮，激进女权指控的“服美役”停止是不可

能的。

而就是从21世纪起，芭比玩具销售额日渐下滑，正是在2014年《冰雪奇缘》上映时，迪士尼换掉了玩具

合作商美泰，更为新时代接受的艾莎玩具由另一玩具商生产。这些是《芭比》不敢太触及的范畴，电影对

于各个层面的女性议题是都稍微涉猎了一遍，唯独对于产品争议最大的容貌和身材焦虑轻轻放下：芭比总

归还是要美的，每一个芭比都还是要精心打扮，激进女权指控的“服美役”停止是不可能的呢，也不可能放

下“美”这个评价体系，素颜的主演玛歌说觉得自己“不美”，被回应称“你很美”，还要有一句画外音调侃用

玛歌做演员表达不了这个观点。

作为观众只能看着玛歌的素颜心想，那不然呢？明知道表达不了，为什么不用一段平均长相的演员情节来

表达这个观点？美泰和我们都心知肚明，芭比可以代表一切女权观点，但不可以不漂漂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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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要以女权主义视角来分析剧情，那么被轻飘飘处理的还有后半部分的性别战争的展开与结束。故

事让芭比们假装崇拜自己的Ken，然后假装移情别恋，以此挑动Ken们内讧，瓦解男性组织。事实上，女权

观念会认为，男性联盟根本不可能那么轻易被撼动，男性的权力连结是建立在对男子气概的互相欣赏，对

女性和女性气质作为第二性别的物化和贬低上，以及错综复杂又兼顾的权力架构之上的，女性只能是这个

体系中的战利品，她的青睐当然一定程度点缀男人的男子气概，但在权力的情境下，女性资源可以共享也

可以抛弃，无损男性纽带。

事实上，无论古代近代，都有高位男性因为爱才敬贤割舍美妾的故事，这种“气度”被传为佳话，事实上不

过是男性知道掌握权力的关键在哪里罢了，维系男性之间的联合对他来说更重要，而其中女性作为奖励，

自主意愿从未被提及。哪怕男性联合纽带被切断，也是因为更复杂的权力争执。芭比中所谓“争美人而乱江

山”的情节，董卓吕布因貂蝉反目，安禄山私通杨玉环起兵，都只存在于男性文人想像的污名化之中。

如果说这个剧情的走向还能说是我与创作者观点不同，或者我忽视了芭比世界本是一个玩具世界不该那么

认真，那么接下来芭比安慰失败的Ken这一段，大概是引起更多人不满意的剧情了，“为什么还要安慰

Ken，Ken就去死就好了啊”是不少人点赞的热门观点。在一部女性电影中，Ken成了一个成长故事线极丰

富的高光人物，很多人看完《芭比》输出一堆观点后走出戏院，心心念念的都是Ken。

男主角对女主角所有糟糕的、低劣的伤害行为，本质上是因受过伤或不善表

达而出现的笨拙的爱，而女主的能力和魅力足以穿透这些伤害，帮助男主成

长为一个成熟的、深情的男主，收获美满的爱情。



长为 个成熟的 深情的男主 收获美满的爱情。

我理解网络对此的激烈反应，因为结尾这段剧情——如何处理一名父权男性的剧情——十分重要，甚至可

以算是对《芭比》大致属于哪个流派的女权的定义关键。有一名女性影音博主是这样形容：创作者甚至不

惜破坏整个电影节奏，也要加上这么一段声明，我们是很温和的，我们不是要对立；但哪怕如此小心翼

翼，依然还是有很多男性心态失衡。

在故事的最后，影片将Ken学习父权制、在芭比世界建立父权制、夺取权力、奴役女性的过程，归结为他

还是希望引起芭比的注意和爱，以及一些个人价值的缺失。我对于这种将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剥夺归因为浪

漫爱和性格缺陷的创作，感到十分失望，这一切又陷入了拉德威在1985年的研究著作《阅读浪漫小说》经

常分析的文本模式：男主角对女主角所有糟糕的、低劣的伤害行为，本质上是因受过伤或不善表达而出现

的笨拙的爱，而女主和他身边一般的女性不同，她的能力和魅力足以使她春风化雨，穿透这些伤害，帮助

男主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深情的男主，收获美满的爱情。

我们在早年甚至现在的偶像剧依然在不断看见这种模式，这本质上是某种安慰剂，美化男性的行为，也一

直在让很多女性用自己愿意相信的浪漫爱框架，去套用在男性的所有作为上。

Ken用父权制污染了一篇乐土、将权力从女性身上夺走、洗脑一整个社会的女性，这些我们在现实中都能

找到对应的行为，被归结为是因为太爱芭比而失去自我，不，Ken，哪怕你是个玩具我也无法接受。

很难判断这一处理有多少是创作者或美泰的想法，毕竟从商业角度，Ken还是公司正在出售的玩具，而观

点上也期待能取得最大公约数。而从创作角度，一开始Ken在芭比世界作为第二性的镜像定位，对应真实

世界的女性，又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于角色结局的处置，鼓励Ken寻找自我，反过来可以说是鼓励真实世

界的女性作为第二性寻找自我。Ken既是本体又是喻体，只能如此割裂了。

Ken用父权制污染了一篇乐土、将权力从女性身上夺走、洗脑一整个社会的

女性，这些被归结为是因为太爱芭比而失去自我，不，Ken，哪怕你是个玩

具我也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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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有点满意 


但是比起这些瑕疵，我更想强调的是《芭比》的出现还是让我感到分外欣喜，也很乐见它在世界范围内掀

起的讨论。在我的标准中，它当然是一部好作品。

“芭比也没有那么好”当然可以是某种真诚评价，但背后同时也可以有某种教育、资源阶层的身分影子。特

别是在《芭比》的讨论无孔不入的时候，“芭比也没有那么好”甚至已经成为一句在观影之前就可以准备好

的预判。因为，评价商业爆款没那么好，永远是最安全的显示品位的方式，因为商业爆款就注定了“没那么

好”，没那么深刻，没那么进步，常常套模板，大都比较俗。

知识阶层看过多少电影，见多识广，要怎么批评都行，但一个附在喜剧上的大型玩具广告，能在大众层面

让观众直观地感知社会各方面的性别问题，议题表达直通普罗的乃至下沉的世界，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

的。以上文那段用“男性力量注入”蒙太奇几秒钟就把父权展示明白了为例，我认为每一个瞧不起《芭比》

的人都应该尝试一下，和教育水平与自己有落差的长辈解释什么是父权、女权人士都在争取什么有多难；

而我也几乎没有见过之前哪一部作品可以在女性议题上这么大范围地做到这一点。

太多人瞧不起这种能让村口老人听懂诗的能力了，一部商业喜剧能让整个世界吵成这样不是没有原因和过

人之处的，而如一位网友评论所说，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片子中看到更深刻、更辛辣的讨论，但这可能不

是《芭比》的命题。一直留意性别问题的人们躲在自己的场域中互相争吵，但总有一些直白的创作，从流

行文化层面上使这个问题被更多人关注到。



而它甚至是一部喜剧。上一部使我如此快乐的女性电影，还是2015年的喜剧《凸务madam（spy)》，讲

述CIA一个大码身材的后勤女性机缘之下到前线卧底执行任务的故事。当然记忆中，它也在议题和完成情况

上遭到一再审视：启用大码身材的女主角，是否在电影中嘲笑肥胖了？是否简化男性成为愚蠢的刻板印象

了？笑点是否又太低级了？

关于女性的议题，常常被认为是不够“宏大”的议题，女性的严肃叙事不被

看见，女性的幽默则被当作一个不上台面的玩笑。

《芭比》剧照。图：网上图片

在不同维度上，商业喜剧《芭比》面临著类似的轻视：在《芭比》的美学上，它面对著对粉嫩“低幼”的女

性气质美学的轻视；在议题讨论的层面，它面临著来自知识阶层的命题和深度的轻视；甚至在剧种上，喜

剧从来不如悲剧、乃至苦大仇深的文艺片“有逼格”，用幽默消解权威、用俏皮解构生活的能力，从来都被

看做低人一等，特别在苦大仇深的东亚土地上，因而它还面临著格调歧视。《芭比》常常被用于和同期上

映的《奥本海默》相提并论，后者被一些观众认为是更宏大的议题，表现方式更复杂晦涩，因此是更“高



级”的作品。

而如果你喜欢《奥本海默》胜于《芭比》，则被认为是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智识和格调的人。而由于《芭

比》简单易懂，观点基础，所以是属于“一般观众”，是普罗下沉的，是难登大雅之堂的，甚至更糟糕，是

“女人看的玩意”。当然，这也是部分知识阶层男性给自己找到的鄙视《芭比》的合适姿势，毕竟下沉市场

的男性直接“破防”骂人，甚至被放在微博展览，但读书人当然是要从电影的“逼格”层面全面碾压，才能算

骂得体面。

我想这些不同维度的轻视，大致都带有些共通的特质。这些元素，它们的特点都是边缘化的，被归类的，

本质上就如同电影所讨论的议题“女性”一样。关于女性的议题，常常被认为是不够“宏大”的议题，女性的

严肃叙事不被看见，女性的幽默则被当作一个不上台面的玩笑。作为无数由大IP改编的商业合家欢中的一

部（我们或许可以从各种漫威系列开始数起），《芭比》明明已经取得了卓越的票房，掀起了全球级别的

讨论，带来了足够多的笑声，超额完成了一部合家欢的任务，但却因为讲的是女性议题，手法、叙事、人

设都遭到了最挑剔的评价，观点得到了最严苛的分析，有人说它太脱线，有人又说它太烂俗，有人说它太

激进，有人又说它太保守。

总之，既要这个又要那个，已经努力做到了这样的成绩，还是没有人满意。就像女人在这个社会中的状态

一样。

既然如此，我就仅代表自己，对不完美的《芭比》表示满意吧。


